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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青未了书坊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解决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
瑞典如何做
□凯特琳·柯林斯

父母共享480天育儿假

约瑟芬是瑞典人，有商务管理
硕士文凭。她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位
市场营销经理，每周工作40小时。
她和她的丈夫马库斯有一个3岁大
的女儿和一个两个月大的儿子。

约瑟芬在女儿出生后休了10
个月的带薪假，当我们见面的时
候，她正因儿子的出生而再一次暂
时离职，这一回她要休11个月。马
库斯是一位顾问，他在女儿出生后
请了8个月的假，现在他打算也请8
个月的假回家照看儿子。当我问到
瑞典的政策和福利还有什么需要
改进以使得她和她的家人能更加
轻松一些，她的回答是：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制度很
棒……总的来说，我觉得（生孩子
然后休假）这事儿大家都很接受。
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要么你得有
灵活的上班时间，或者你可以在头
几年减少工作时长，你看，这已经
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的政策
也是这么规定的，也就是说你有权
利这么去做。

随后，我问约瑟芬，在她看来，
瑞典女性是否可以同时成为优秀
的员工和成功的母亲，她毫不犹豫
地表示：

是的，当然可以。绝对没问
题……作为女性，在成立家庭之后
你还有可能兼顾工作，我们的整个
制度和政策都是以这个思路为基
础来建立的。嗯，我见过很多人就
真的能够既照顾到家庭，又继续了
自己的事业。

这些访谈是我在2013年完成
的，当时，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
都将瑞典列为全球性别最为平等
的国家以及女性获得经济机会最
多的国家。美国的研究者和媒体权
威经常将瑞典奉为典范，说那里的
女性是真的可以“什么都拥有”，既
有成功的事业，也不耽误家庭生
活，而这多亏了瑞典从政策制度层
面就关注性别中立、幼托社会化，

以及被社会学者们称为“双职工/
双照顾者”的家庭模式，即男性和
女性平等分担挣钱养家以及育儿
顾家的义务。

瑞典明确以工作—家庭政策
为手段来推进职场和家庭中的性
别平等，育儿假制度就是个明显的
例子。很久之前，瑞典的妈妈们就
能享受产假，但在1974年，产假正式
被性别中立的育儿假所取代，这是
西方福利民主国家中第一次将属
于母亲的产假也赋予父亲。

在2018年，瑞典父母享有480天
之久的带薪育儿假，也就是16个
月。理想情况下，父亲和母亲会平
分这段假期，每人休8个月。单亲家
长可以独自使用全部育儿假。家长
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休育儿假，
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母亲在孩子出
生后的前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待
在家中哺乳，也许在整个育儿假的
最后与父亲一同在家待上一个月
左右（父母双方可以在孩子1岁前
选择同时休假最长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月也被称为“父母月”）。当母
亲给孩子断奶并返回工作岗位时，
父亲们会独自在家休完育儿假剩
余的天数，然后继续自己的工作。
孩子这时一般在1—2岁之间，可以
进入公立的日托机构了。

父母可以利用现有政策自行
决定什么时候在家陪伴他们的孩
子，瑞典法律对此给予了很高的灵
活度。父母可以在孩子8岁前的任
何时候休育儿假，而非仅在孩子刚
刚出生后。很多父母会选择保留部
分育儿假以便日后能够只在部分
时间工作，这也能够将有休假的时
间延长不少。

瑞典政策的灵活性还体现在
父母有权在孩子年幼时减少工作
时长。家有8岁以下幼童的职工，可
以选择从任何时候开始将工作时
间减少四分之一，也就是每周只工
作30小时（不过只能获得与实际工
作时间相对应的报酬）。在年幼孩
子的家长中，兼职工作的形式相当
普遍（不过这样做的爸爸们比妈妈

们要少些）。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
就是女性很少会因为成家育儿而
离开有报酬的工作岗位，相反，很
多女性会选择在孩子出生之后的
前几年中“长时间地兼职工作”（每
周超过30小时）。

瑞典自称女权主义的政府确
实名副其实，休假政策方面的努力
也促进了性别平等。2008年到2016
年期间，政府推出了一项“性别平
等奖金”，鼓励父母尽可能地平分
育儿假。在瑞典，因为性别原因导
致的薪酬分配差距仍旧存在，女性
的收入普遍偏低，这也经常被用来
解释为什么母亲会使用大部分的
育儿假。在爸爸休假的情况下，一
个家庭的收入损失往往比妈妈休
假来得多。因此，这份奖金就是为
了尽可能地弥补因为休假而减少
的家庭收入（尤其在低收入以及中
等收入家庭中）。

公立幼托体系被视为典范

另一个让瑞典人引以为傲的
是它的公立幼托体系。在儿童早教
及托管方面，瑞典的成绩始终排在
全球前列。政府为学前和学龄儿童
提供保育服务，尤其重视1—12岁
儿童的教育。目前瑞典关于幼托的
争论焦点不在于孩子们是否应该
参与其中，而是孩子们从多大就该
开始受教育。在2014年，大约50%的
0—2岁儿童会进入日托机构，而
3—5岁的儿童中有95%都会参加日
托。进行儿童保育工作的人员都受
过良好的教育；所有瑞典儿童保育
中心的员工都接受过如何与儿童
相处的培训。越来越多的机构提供
傍晚和周末的幼托服务来满足在
这些时候工作的家长的需求。这样
的幼托体系之所以被视为典范，部
分原因是它并不昂贵。相比其他国
家，幼托费用对瑞典家庭而言只是
很小一部分开支。托儿所的收费根
据家长的收入而定，有一个很低的
上限，且由政府决定最高收费标
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参加幼托是

免费的。幼托费用的上限是每月
1287瑞典克朗（160美元）。家长支付
的费用只占一个孩子幼托成本的
大约11%，剩余部分由国家来补足。
瑞典政府花在补贴学前儿童服务
上的钱甚至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国
防预算。瑞典政府还有另一项减轻
抚养儿童经济负担的举措，那就是
每月给父母们拨发“儿童补贴”。在
孩子年满16岁之前，其父母都能领
到一笔固定的补助，目前的标准是
每个孩子每月1050瑞典克朗（132美
元）。儿童补贴政策自1948年开始实
行，起因是瑞典的出生率在此前已
连续下降超过十年，前景令人担
忧。除了儿童补贴，如果一个瑞典
家庭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还可以获
得额外的“大家庭补贴”，其数额取
决于孩子的数量。

要维持家庭生活，育儿显然不
是唯一需要耗费大量金钱和精力
的方面，基本的家务也是必需的。
自2007年开始，家政服务开销的50%
可以用来抵税了。这项税务抵免有
两个目的：首先是寄望于能够从此
建立起一个私营但正式的劳务市
场，从而提升家政服务行业从业人
员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为
全职工作的双职工父母提供帮助。
可抵税的家政服务项目包括清扫
保洁、烹饪料理、园艺、儿童看护、
辅导功课等。

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政府
还为那些选择不把孩子送去公立
日托机构而是想要延长育儿假的
父母提供经济援助。2008年，瑞典立
法准许由政府拨付现金以补贴育
儿。这种补助叫作“儿童家庭护理
津贴”，由政府按月拨发，免税，数
额约为400美元，让一个家长可以
在家照顾学龄前的儿童。这条法律
讲起来是为了允许更多个人选择
和给予家庭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
却被批评鼓吹了传统的家务劳动
分工，且让母亲在职场上更加边缘
化了，尤其是那些移民妈妈们。反
对党更是将它称为“家庭主妇圈
套”。这项津贴在2016年被废止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帮助和补贴
或许能够解释瑞典的高生育率、女
性几乎与男性持平的高劳动参与
率以及很低的儿童贫困率。尽管如
此，完全的性别平等仍未实现。如
今仍旧困扰着瑞典政策制定者们
的性别平等问题有：顽固的职业性
别隔离，女性在生育后相较男性更
多地减少工作时间和使用更长的
育儿假，以及性别收入差。

热点书摘

5月31日，三孩生育政策发
布后，旋即引发舆论热议，焦点
之一便是婚育女性的职场地位。
事实上，每一个快速运转的国家
都面临着新的社会和经济现状，
以及存在于职场和家庭的传统
性别角色之间的冲突。不同国家
的福利制度、多样的社会政策和
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调解着一
个当代难题：如何分配经济生产
的责任和作为社会再生产的育
儿责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
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
斯在《职场妈妈生存报告》一书
中，以职场妈妈的困境为出发
点，对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
的135位职场女性进行访谈，调
研她们想要以及需要什么样的
支持以缓解工作和家庭的冲
突，从而从国家制度、市场配
置、文化氛围等角度，试图勾画
一种对职场妈妈更为公平并能
够提供更为充分支持的社会图
景。其中，作为社会民主福利模
式的代表，瑞典推行双职工/
双照顾者模式，施行16个月性
别中立的带薪育儿假，包括不
用即作废的“爸爸月”，再加上
健全的公立幼托体系，使得瑞
典的职场妈妈可以从伴侣、雇
主、同事和政府那里获得支持，
兼顾工作和育儿并不困难。

《职场妈妈生存报告》
[美]凯特琳·柯林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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